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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视阈下新媒介素养教育提升路径策略研究
卢　 懿　 尤潇文

摘　 要： 新媒体时代赋予了媒体和传播以新的特质和面貌， 也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

的媒介素养教育注重技术层面， 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媒介形式和传播生态； 同时， 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又呈

现出贫乏甚至缺位状态， 这对于建立健康良好的传播生态都十分不利。 新时期媒介素养教育需要被赋予新

的内涵， “术” 的教育应当被 “道” 的教育所取代， 媒介素养教育需要重回大众美育层面， 大众也应当建

立起美育的自我教育模式， 形成相应的自我建构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和大众美育的结合将是新时期媒介素

养教育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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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新媒介” 与其说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存在， 还不如说是人与媒介构成的新场域， 充满着各种

显性和隐性的力量， 已经形成强大的内在逻辑。 布迪厄认为， 总体而言， 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

发生的场域所影响。 显然， 作为一种场域， 新媒介不仅影响了大众的行动本身， 而且改变了人们固有

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 如果说， 当年媒介素养的提出是面临传统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转型而采取的对

传统文化被动的、 保护性的重构， 那么在当下， 面对新媒介环境的灵活性、 交互性、 匿名性等传播特

征， 我们需要一种更为主动的、 更具建构能力的媒介素养体系。 脱胎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媒介素养教

育， 其核心不在于被动的信息接收、 理解和认识能力， 而是基于个人审美和价值判断的理性选择和主

动运用媒介与信息的主观能力。 席勒曾说： “美学可以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 从美育的角度研究新

媒介素养教育， 也许是离自由最近的一条路径。

一、 鸿沟与弥合： 从媒介素养到新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演变与媒介形式的发展紧密相关， 从空间媒体、 时间媒体到时空媒体， 从单一

媒体到多媒体、 全媒体， 媒介素养从传统素养到视听素养、 数字素养， 再发展到目前更全面的 “新媒

介素养”， 媒介技术不断融合演进的必然结果是媒介素养的内涵不断趋于丰富， 审视的维度更加多元

化。 新媒介素养是与传统媒介素养相对应的概念， 一般指对新媒介本身进行接触、 认知、 解读以及批

判的意识和能力。 这一概念的提出， 一方面是由于新媒介传播环境中， 媒介素养缺失带来的问题日益

突出， 包括媒介信息量过度、 个人隐私保护的缺失、 媒介道德公信力下降及流行文化的话语霸权等等

问题； 另一方面，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破解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密码或文化免疫的工具， 已经显得捉

襟见肘、 力所不逮。
传统的媒介素养理论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流派， 其理论框架各不相同。 一种侧重于不同层次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４ 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媒介素养专项研究项目 “论信息时代新媒介素养对大众艺术素养培养的作用”
（２０１４ＺＧＸＨ００６）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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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英国学者卡里·巴泽尔杰特 （ Ｃａｒｙ Ｂａｚａｌｇｅｔｔｅ） 认为媒介素养强调能力， 他提出媒介素养是

“帮助人们学会和掌握有效使用媒介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认为： “所谓媒介素养教育， 简单地说， 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

源的教育， 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 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 参

与社会发展。” ［１］另一种侧重于 “过程”： 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的习得分为获取、 分析、 评

价、 创造和参与等五个阶段， 每个阶段涵盖具体的技能；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包括媒

介的认识、 媒介的理解和媒介的应用三个层次。
这两种流派的理论均存在偏颇之处。 “能力说” 将 “技能” 从媒介素养的框架中提炼出来并加以高

亮， 这使得媒介素养的培养具备了十分具体而可感的目标， 在操作上也变得非常明确。 但是 “素养”
与 “能力” 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混为一谈。 “素养” 更接近于一种知识、 理论方面的程度或是经过长

期的实践后达到的一种水平、 高度， 而非某项具体的技能， 素养是无形的， 它有自身非功用的一方面。
“能力说” 忽视了 “素养” 和 “能力” 之间的区别。

而 “过程说” 正相反， 将媒介素养的培育分成了几个阶段， 对学习者而言知识、 能力的需求是开

放的， 同时也方便了教师在实践中不断作出调整。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一理论相比 “能力说” 对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与 “能力说” 相反， “过程说” 在实施目标上显得十分不明确， “素养” 是什

么？ 媒介素养和其他素养如何区分？ 这就要求教师自身有扎实的媒介素养知识和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

才能活学活用、 随机应变。
无论是 “能力说” 还是 “过程说”， 在以自由性、 虚拟性、 交互性为传播特征的新媒介语境下， 传

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存在共同误区： 一是被动性， 过于强调 “受众” 的定位。 把教育对象理解为容易受

媒介 “迷惑” 的受众， 教育者则是手握 “钥匙” 的布道者。 事实上， 相比报纸、 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
人人皆媒介的今天， 受众同时又可以是传播者。 而且， 民众有关媒体的认知体验已超出施教者以往的

想象， 传统的课堂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往往收效甚微。 二是简单化， 过于强调 “解惑” 的作用， 把人们

在接触、 使用媒介中复杂的生理、 心理以及情感与价值判断的活动过程简单归结为认知层面。 单纯免

疫式样的教育把受众看得过于简单和低能， 实际上受众比教育者想象的成熟得多。 三是功利化， 过于

强调 “实用” 性。 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级研究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洲议会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咨询

顾问 Ｌｅｎ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ｎ 指出： 理想的媒介素养教育 “应当着眼于增强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自主的批评、
判断能力， 而不能仅仅停留于记住某些批评、 判断的手法和技巧”。 目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媒介素养

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即仅仅停留在技能和知识等 “术” 的层面上的改善与提升， 未上升到美育这一

“道” 的层面： 通过训练审美思维， 提升审美理想， 构建健康的审美情趣， 外化为恒定的可持续的发现

美、 鉴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与态度， 从而构建 “自我教育模式”。
总之， 在新媒介环境下， 人们除了要有在他人的引导下了解媒介的基本知识、 掌握媒介使用的技巧

等一般层面上的媒介素养之外， 更需要一种自我独立批评、 判断、 选择和理解媒介信息的能力。

二、 主动建构： 大众美育对提升新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

所谓 “美育”， 又称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 就是通过传授关于美的知识， 培养和提高人们感受美、
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树立和发展人们正确的审美观点、 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审美理想， 进而

影响人的思想情感、 聪明才智和整个精神面貌。 从历史发展而言， “审美” 的本义是 “感性”， 其主要

意蕴 “是指可以经由感官察觉的实质性东西， 而非那些只能经由学习而得的非物质、 抽象之事物”。［２］

简而言之， 其寓意是感觉、 感知、 感官印象、 感官察觉。 “审美” 的核心机制在于感性， 二者天然相

连、 互文共存。 康德称之为 “无功利的快感”， 黑格尔称之为 “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 传统美育 “以
美储善” 的精髓源远流长， 成为其稳定的内核， 而其施教的对象从贵族、 君子、 读书人， 逐渐普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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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为广大民众。 新媒体时代传播行为的网络化和立体化使得传播本身具有不可躲避性， “受众” 与

“大众” 的边界正在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媒体时代的 “大众美育” 才是众望所归的。
（一） 以审美教育重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自我建构” 是福柯生存美学的核心要义之一， 他认为人具有自我塑造、 自我改变、 自我完善的潜

力， 而这种能力往往被理性的主体所扼制和埋没。 因此，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构成中， “知、 情、 意” 也

就是 “认知、 审美、 伦理道德” 三个层面中， 审美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超越性活动。 蔡元培先生认为，
美育具备替代宗教的力量和使命， “纯粹之美育， 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 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 而使人

我之见， 利己损人之思念， 以渐消沮者也。 盖以美为普遍性， 决无人我差别之见参入其中。” ［３］ 在蔡元

培看来， 接受艺术熏陶能使国人的感情纯洁而免受污染和刺激， 美育教育能把那些不利于人格高尚的

思想逐渐消灭掉。 但在自由而可能失控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中， 美育或将成为一种隐形的宗教和潜伏的

秩序。 与日常生活的自然感受相比， 审美感受是一种经过升华、 培育和提炼的感性， 是一种与自然感

性拉开距离的特殊感性。 这种感性具有多重内涵式精神指向： 求真的旨趣、 向善的意向和形而上终极

信仰的人文精神。 这意味着审美的深层内涵涉及其与真、 善、 宗教领域的内在交流和沟通。
真善美三者从内在精神而言有一种内在关联。 “真” 有一种伦理的维度和审美的维度； “善” 有一

种真性维度和美学维度； 同样， “美” 也有一种真性维度和伦理维度。 “美” 的本性与 “真” 相通。 审

美， 绝不仅仅是娱乐、 游戏、 移情或寓教于乐， 而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法和求真方式。 正是瞄准了审

美的认知意义、 认知价值， 鲍姆嘉通将美学界定为 “感性认知的学科”。 艺术， 就其具体运作机制而

言， 是经验的一种表述方式， 所以其本性是一种 “表征” 活动。 表征， 在西方文论中本义是指 “重新

呈现”， 首要特征指向 “求真”。 与普遍的经验性快感不同， 审美快感是一种超越性的快感、 无利害的

快感， 它指向于快乐， 但不是享乐 （享乐有功利性）， 更不是欲望的放纵。 所以， 此快感合道德目的，
是一种善。 美感的 “真” 性和 “善” 性内涵通常表现在经验和形而上两个层面上。 “真” 的经验层面

主要指的是对于现象界的认识， 其形而上层面则是指向更高的关于本质和基础问题的思考； “善” 的经

验层面主要指的是社会运作中具体的伦理道德问题， 其形而上层面则指向道德律令的绝对信仰。 美感

的宗教维度表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向度， 即审美指向于存在、 支点和信仰的思考。
以审美教育重构精神世界的核心意义在于强调人们在新媒介环境中通过 “自我教育” 与 “自我建

构”， 提升媒介伦理道德素养、 增强媒介自我行为管理能力， 适当调节控制自身在网络虚拟时空的情绪

和情感， 并建立自觉的网络文化批判反应意识， 从而达到较高的新媒介素养水平。
（二） 大众美育提升新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美国媒介素养研究学者大卫·波特 （Ｗ Ｊａｍｅｓ Ｐｏｔｔｅｒ） 认为： “媒介素养是多维度的， 这是由信息

的多种构成形式所决定的。 媒介信息中包括认知信息、 情感信息、 审美信息、 道德信息。 认知信息是

指人们所获得的客观事实方面的信息； 情感信息是指人们从媒介所获得的喜怒哀乐； 审美信息指艺术

方面的信息， 如视觉画面解读和音乐方面的感受； 道德信息指媒介中所传达的某种价值观。” ［４］ 完备自

洽的媒介素养应包括上述四个范畴， 如果缺少某个方面的信息处理能力， 那么将造成媒介素养的系统

性失衡， 也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媒介内容。 而这四个方面的信息并不能独立存在， 它们是彼此融通

相互作用甚至转化的， 比如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 审美信息与道德信息都存在交叉叠加。 因此新时期

媒介素养教育与大众美育存在相互依存、 互为表里的关系。 在新时期强化大众美育， 不仅是基于媒介

素养教育的考虑， 也是媒介审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新媒体环境下， 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具有强烈的媒介依赖性， 审美观和审美趋向正在发生明显

的变化。 本课题组根据对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内 １４ 所大学师生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 形成如下判断：
一是民众越来越多的审美活动是通过各种媒体实现的， 媒体实践对审美观念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

在对社会大众对于艺术活动参与情况的相关调查中， 关于 “作为社会大众， 您对哪些艺术活动参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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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回答， ６８ ０４％的人选择了观看大型的舞台表演， 为比例最高； 其次是参观艺术作品展， 比例是

６３ ４２％； 观看电影网络视频的人数占 ５９ ３％。 对于 “您通过网络接触以及体验艺术的方式有哪些” 这

一问题， 有 ７０％以上的受调查人数表示对电影以及短片感兴趣， 有 ６０％左右的人表示对动漫、 电子音

乐、 网络游戏感兴趣， 而关于网络中建筑艺术方面的涉猎者则不到 ２０％。 新媒体传播不仅使得大众通

过媒介接触艺术的机会大大增加， 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参与传统观演方式的热情与兴趣。 同时还

应该看到， 民众在媒体中参与艺术活动的行为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 大部分人选择视听作品， 其

目的还是以娱乐为主。 艺术的审美认知和教育功能正在被弱化和消解， 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问题。
二是民众对新形势下艺术的美育功能高度肯定， 但对其网络传播带来的负面效益不无担心。 调查

数据显示， 有 ７２％的人认为艺术具有开阔视野和消除负面情绪的作用； ７７％的人赞同艺术对人的教化

作用； ６８％的人认为艺术对于人的语言、 行为以及心灵都具有美化作用； 但是也有 １６％的人认为艺术

的自由化倾向和批判性思维在缺少把关人的网络传播中有可能危及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 新媒体传播

生态中艺术传播常见的失序、 失控、 低俗化问题的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泛化和消费性倾向， 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与担忧。 新媒体时代信源的平民性特征越发明显， 越来越多的人从单纯的审美内容接受

者成为了审美内容的 “编码者”。 重娱乐、 轻教化的大众艺术大行其道， 审美与道德的间离使人们对娱

乐至死的忧虑不断加重。
三是民众接受系统美育教育的机会和质量都不容乐观， 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并不能替代美

育。 在受访的大学生群体中， 有 ８７％的人表示知晓或者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 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在回答 “媒介素养教育是否明显提升你的艺术审美能力” 这一问题时， ６１％的人选择了 “否”， １２％的

人选择了 “是”， ２７％的人选择了 “不清楚”。
显然， 目前我国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与美育存在严重脱节， 在 “媒介化生存” 已经成为大学生群

体真实生存状态的当下， 无论是没有媒介的美育还是没有审美的媒介都是不可想象的。

三、 核心要素： 新媒体背景下大众美育的内涵建设

那么， 在新的美育格局下， 我们如何通过强化大众美育来提升审美水平、 通过构建 “自我教育模

式” 优化新媒介素养？ 如何既吸取经典媒介理论中的营养又建立起新的大众美育范式？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指出 “美育是审

美教育， 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 不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 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 趣味、
气质、 胸襟， 激励人的精神， 温润人的心灵。” 在新时期重提大众美育， 显示出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及

时性， 大众美育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这既是美育体系的充实与更新， 也是媒介素养教育顺应

时代潮流之举。 笔者认为新媒体语境下大众美育的主要内涵由三部分构成： 审美能力、 美的创造力、
美的品格。

（一） 审美能力

在把关人大面积缺位的新媒体时代， 受众接收到的媒介内容是海量的、 爆炸性的， 同时也具有鲜明

的两面性。 其中有一些负面信息往往没有经过必要的过滤和审核就来到受众面前， 同时挟带着相当高

超的传播技巧。 对此未经训练的、 不成熟的、 单纯的受众就会发生轻信、 受到迷惑或是被煽动情绪等

状况。
因此， 审美能力的培养在媒介美育体系中应该占据基础地位， 一个受过媒介美育的受众， 首先有能

力分辨美的内容和丑的内容。 从前面的阐述可以推知， 广义上看， 分辨美丑的能力也应该包括： 一是

通过自己的理性分辨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 时刻保持冷静、 客观、 克制的媒介使用态度； 对于虚假信

息不轻信、 不作二次传播， 并可以适时劝阻他人的行为。 二是坚守个人正确的立场和健康的价值观，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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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立场、 态度有问题的信息坚决抵制、 不受影响。 三是维持一定的品位， 分辨低俗信息和高雅信息。
对低俗信息不追捧、 不热爱， 对高雅信息有追求。

（二） 美的生产力

新媒体时代有一个十分流行的术语叫做 ＵＧＣ， 全称是 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用户生产内容）。 这

个术语恰好说明了新媒体时代要求 Ｕｓｅｒ （受众） 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生产） 的能力。 每个人既要输入， 又要输

出。 这种输出权利的获得， 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义务， 那就是尽量生产 “美” 的信息， 每个新媒体生

产者都应该有此意识。 “美” 的信息生产出来了， 其受众也会在与此信息的互动过程中受到正面的影响

和感染， 从而使整个传播生态维持一种正面、 健康的发展态势。 “美” 的生产力必然成为媒介美育的重

要内容。
当下网红经济勃兴， 功利目的在传播生态中的地位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低级享受正在成为许

多人使用媒介的原动力， 因此有许多人不惜扮丑来搏出位、 争眼球， 低俗、 虚假的新媒体内容多出于

此。 所以如果每个受众只有生产的权利， 却没有生产美的能力， 那么这种生产的自由状态必然会带来

整个传播时代的倒退。 因此媒介美育在培育审美能力的基础上， 还应当培养受众生产美的能力。
（三） 美的品格

在媒介美育中， 传统美育中的美德教育仍应占有一席之地， 这主要表现在道德和法律两方面。 新媒

体时代赋予人们的自由， 产生了许多道德伦理甚至法律方面的问题， 比如色情元素在各种媒介内容中

的添加， 甚至是淫秽内容的直接传播； 网络暴力， 包括语言方面的攻击、 私生活暴露、 人肉搜索、 造

谣传谣等等。 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私德也是公德， 既反映审美格调也表现道德水准。 其实， 大众美育

中的上述三大任务与媒介素养教育殊途同归， 特别是与新媒体语境中的审美素养教育目标是基本一致

的， 因此两者的融合互动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可能的。
大学生对各种新兴媒体而言， 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们不仅是最重要的受众， 也是最不容忽视

的生产者。 上海大学生中有 ７９％的人认为， “现在人们离开大众传媒已无法生活”。［５］更为重要的是， 大

学生正处于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成熟的关键时期， 这一阶段在发展心理学中被划定为成人前期，
学者哈维格斯特 （Ｈａｖｉｇｈｕｒｓｔ， １９５３） 曾罗列出 １０ 项成人前期的发展任务， 是学生完成从学校人向社会

人过渡所必需具有的知识和态度。 因此， 如何加强高校美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融合互动， 如何让大学

生更好地使用媒介来自我发展， 是一项重大的课题。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 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如何进一步落实？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１） 加

强公共艺术教育建设， 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 （２）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 将审美教育与媒

介素养教育整合进大学课程。 （３） 创新载体， 将美育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

合。 （４） 提升校园文化品味， 积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不断积累审美经验。
总而言之， 大众美育和媒介素养教育融合互动已经成为新媒体语境中日益受到重视的显性话题之

一。 审美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结合不仅是新时期媒介素养普及与提高的新方向， 也是新媒体语境下

实现人的全面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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